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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人以为邓丽君是美食家，
吃东西一定很讲究，事实上，她在
家中是绝不浪费食物的，有时吃得
一点儿不剩，还诚心诚意地赞美：

“啊！明姊做的菜真好吃。”让明姊
一整天都很高兴。有时一餐吃不
完，她就用保鲜膜包一包，晚上热
一下再吃，做这些都是自己动手，
绝不麻烦别人。

最让明姊感动的是：有一次，
明姊送餐去录音室给邓丽君，正

好他们在开会，她要明姊把午餐
放下，坐在一边，当时在场的有日
本人，也有法国人，邓丽君把日本
人的话翻译给法国人听，再把法
国人的话翻译给日本人听，还用
粤语对明姊说一遍他们刚刚说的
内容，当时，明姊的眼泪差一点儿
落下来。

她觉得自己只不过是一个帮忙
做饭的，但是在邓丽君眼里，她就是
家人。她的体贴固然可爱，她的尊
重更令人感动，明姊说自己从邓丽
君身上学到的做人处世方法，一辈
子都受用不尽。

在明姊的记忆中，邓丽君从
来没有大声说过话，也没有端过
架子，明姊与邓丽君有共同度过
生死线的交情，当邓丽君急性肾
炎发作时，明姊曾哀求医生把自
己的好肾捐一个给她，当时并没
有被医生接纳，反而是邓丽君一
直劝她不要哭，并说自己的病交
给专业的医生，一定会好起来
的。住院期间，邓丽君发烧很厉
害，整个指甲都呈现紫黑色，床前
吊满了各种吊瓶，一直没有脱离
险境。丧父之痛加上无法奔丧的
煎熬，令她沉默而憔悴，吃不下、
睡不好，支撑她的最大精神力量，
来自每天和邓妈妈通电话。

出院后，邓丽君的肾病并没有

痊愈，护士每天要到家中给她量血
压、打针，休养了一个多月后病情
才转好。这段时间，明姊的心每天
都是揪着的，瘦了好几公斤。邓丽
君开玩笑地说：“明姊，不准再瘦
了，不然你先生要找我算账，我可
赔不起哦！”知道她开始会说笑话
了，明姊才放宽心。

其间，明姊曾在神灵面前许愿，
从此以后不吃牛肉，只可惜她的誓
言做得再彻底，神也没有遂她的心
愿，还是在1995年无情地带走了邓
丽君。从那天起，明姊再也不为自
己过生日，而是纪念她最思念的小
姐，每当她看到她们一起去游泳的
赤柱海边，一起走过的大街小巷，一
起生活过的赤柱及巴黎故居，她都
忍不住要哭很久。

明姊对邓丽君的语言天赋十
分佩服。邓丽君在香港学粤语几
乎没有什么困难就学会了。据她
的好友说，邓丽君的上海话也说
得非常好，以至于有时听不出她
是在台湾长大的。早在 16 岁到
越南演唱时，她就被优美的法语
迷住了，一直想有朝一日好好学
法语。她在法国学习期间，不但
按时到学校上课，而且请家教在
家中教，每次上完课还反复听录
音，关在房间里苦读。她就是这
样的人，想学什么就会全力以赴，

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直到能运用
自如为止。

关于语言学习，邓丽君还有
一个小故事，爱看金钟奖现场转
播的观众应该还有印象。她在
1981年担任金钟奖颁奖典礼的主
持人，那时请来了最红的电视剧
《三人行》男主角杰克到台湾担任
颁奖人。主办单位请来著名的邓
树勋教授当翻译，但从杰克和邓
丽君的攀谈中，发现不用翻译两
人也可以说笑自如、沟通良好，邓
教授就没有出场。但是，杰克是
个非常调皮的影星，他以外国人
特有的幽默一直开着玩笑，邓丽
君有些招架不住，她也开玩笑，向
四周一边张望一边大声说：“邓教
授呢？我们的邓教授呢？现在需
要的是邓教授，不是邓丽君！”此
话引起台下观众哄堂大笑。

不明就里的人可能不知道其中
的幽默，因为在那个年代，邓教授
可是台湾最有名的英语教学发音
代表人物，他的美式英语是公认的
流利和标准，邓丽君以同样姓邓却
无法说流利的英语来自嘲，搬出邓
教授来解围，一语双关，高明地带
动了现场气氛，也证明她的应变能
力过人。

（摘自《绝响——永远的邓丽
君》姜捷 著）

这个警察话音刚落，韩方的心
中便是一沉，看来自己早就被人盯
上了，知道刘忠必死无疑，歹人便来
了个顺水推舟，把这桩人命案子扣
在了他们头上。

师傅沉得住气，玉成一听这话
却急了，急忙喊道：“我们没杀人，你
们弄错了，这个人不是我们杀的！”

“废话少说，人证物证俱在，你
还敢狡辩！”一个粗声大气的声音传
过来，再看时，门口多了一个穿着带
警衔制服的长官，个头接近一米八，
高大威猛，气度不凡。

韩方不急不躁，缓缓向前走了
两步，微笑道：“您就是警察局的
队长？”

“废话！”那个男人眼睛一翻，有
些不耐烦。

韩方点点头：“嗯，那我就知道
了，你就是秋坤元，外号秋老虎。”

秋坤元一听，嗬，这老头不简
单，竟然连我的外号都知道，爷还真
得好好会会他。想到这里，秋坤元
神情严肃地说：“我们刚接到报案，
说在中关屯的云轩古玩店发生了一
桩命案，刘忠被杀，凶手是一个微胖
的老头，还有一个二十来岁、穿灰色
衣服的年轻人。嗯嗯，不错，现在都
对上号了。说！你们是怎么杀死刘
忠的？如实招来！”

“有人报案？那我来问你，报案
人现在哪里？”韩方镇定自若地问。

秋坤元一愣，说：“报案人是打
电话报的案，并没有直接到警察局，
所以我也不知道他在哪里。”说到这
里，他的底气明显有些不足，声音也
弱了下来。

韩方点点头：“嗯，如果说报案
人便是目击证人，他曾经看到我们
俩杀死了刘忠，那么他现在不在跟
前，你怎么就说有了人证？再者，刘
忠的死因连你们都没有查清，罪犯
是用什么手段杀死他的，这些都无
从知晓，你怎么就说有了物证？如

果单凭一个电话便可以断定是我们
杀死了刘忠，那这世间的冤假错案
岂不是太多了？”韩方连续抛出这几
个问题，顿时把秋坤元问了个张口
结舌。

嗨，这老头还挺厉害。秋坤元
上下打量韩方一番，语气也缓和了
许多：“好，就算你说的这些都是真
的，那也得等我们一一排查之后再
说。现在，把你的名字告诉我，为什
么深更半夜来到这里？”

“我姓韩名方，今晚到古玩店也
算公务在身。”韩方不咸不淡地说。

秋坤元心中一惊，又把韩方上
上下下打量了一番，这才点点头，
说：“哦，原来你就是京城大名鼎
鼎的韩仙人啊！你不就是个算卦
的吗？还公务在身，你还以为现在
是大清朝啊！”对于韩方，这些人早
已耳熟能详了，知道他曾经在晚清
时期做过官，而且口碑还不错。不
过，现在他说自己公务在身，这多
少令秋坤元有些哭笑不得，一个
算卦的，竟然还摆起了官架子，太
滑稽了。

韩方心中暗暗着急，他现在还
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去办，没有时间
和秋坤元在这里干耗。想到这里，
韩方迅速从怀中掏出了证件，径直
递到秋坤元的面前。

秋坤元满脸狐疑：“这老东西

又在耍什么花招？”他一把接过证
件，打开看到里边大红的印章和袁
世凯的亲笔签名后，顿时大惊失
色，慌忙还给韩方，一下子变得谄
媚起来：“误会误会，没想到韩先生
是大总统的密使，自然与本案无
关，误会，一切都是误会……”

韩方没有心情再搭理秋坤元，
他仔细勘察了房内的每个角落，
没有发现凶手留下任何有价值的
线索，看来如果要破获此案，还得
从刘忠肚子里的蛇下手。想到这
里，韩方在秋坤元的耳边密语了
几句，秋坤元听后惊恐地看着刘
忠的尸体，半天回不过神儿来，良
久才嘶声喊道：“快，快让验尸官
进来！”

离开了后院，韩方和玉成来到
前面的店里，架子上的砚台整齐有
序，随手抹一把，上边一点儿灰尘
都没有，这说明经常有人擦拭这些
砚台。

韩方转过头，看到柜台上还放
着一杯茶，早就凉了，茶水变成了暗
红色，茶杯边缘浸上了一条暗红色
的印子。根据这些情况来判断，这
杯茶的冲泡时间应该是在中午时
分。也就是说，中午之前这里应该
一切正常。

（摘自《龙砚——绝命追踪 83
天》澹台镜 著）


